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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
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
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
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

潮人，既是引领一种潮流的人，
又是一种文化的缔造者。他们够个
性，做自己。

世遗之城泉州，每天都发生着新
鲜的改变。我们常常会与各式潮人不
期而遇，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泉州
人，或是在这里扎根的新泉州人，抑
或是从这里走出去开辟新天地的泉
州籍人士。不论传承、创新或颠覆，他
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专注与坚持，并
成为这座城市各具特色的注脚，赋予
古城更充沛的活力与自信。

“潮人小传”专栏诚邀您分享潮
人生活，演绎别样精彩。

征集热线：
0595-22500062
投稿邮箱：
qingyuan@qzwb.com

潮人征集令

曾国恒：“75后”泉州人，泉州市
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泉
州申报世界遗产主翻译，泉州申创世
界美食之都首席翻译。长期致力于文
化遗产的国际传播与翻译工作，以创
新方式推动泉州文化走向世界，获评
海丝泉州推荐官、泉州文旅推荐官等
荣誉。

潮人档案

我常常想，一座城市的记忆，该如
何被世界“听见”？于我而言，答案或许
就藏在那一个个跨越山海、连接古今
的词语里。我生长于泉州，这座被时光
浸润的古城，2017年初，一个特别的使
命落在我肩头——为家乡申报世界遗
产担任主翻译。彼时，我已有近二十载
的非遗文化推广与翻译经验，但面对
那些关于海港考古、宗教石刻、商贸制
度的专业术语，仍觉得像是踏入一片
浩瀚而陌生的领域。那段时间，我仿佛
重新做回学生，开始了漫长的“补课”。
幸得众多国内外遗产专家的倾囊相
授，我逐渐拨开迷雾，得以用准确的语
言，向国际专家们讲述这片土地曾经
的波澜壮阔。

这份工作远不止于案头。我曾多
次飞赴遥远的巴黎，走进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的大厅，在那里，我不仅是
翻译，更是一名讲述者与沟通者。我用
语言为泉州“代言”，让那些沉默的石
碑、古港、窑址，发出能被世界听懂的

“声音”。
申遗成功后，我开始思考如何让

世界遗产真正“活”起来，能让泉州的
千年故事被更生动、更广泛地传播出
去。于是，我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团队，
它汇聚了一批有国际视野、热爱家乡
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留学生，有外企职
员，也有高校师生。这个团队就像一个
充满活力的“译”栈，也如同思想交流
的码头，在这里，大家不再满足于传统
的、单向的宣传资料翻译，而是尝试用
当下最鲜活的方式，去创作、去表达。
为此，我与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拿起摄像机，穿梭在古城的街道巷陌。
镜头里，不仅有庄严的庙宇和古老的
遗址，也有巷口飘香的小吃、南音袅袅

的茶馆，更有在遗址边生活、劳作的寻
常百姓。我们制作短小精悍的外语视
频，让“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意境，通过
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传递给
屏幕另一端的世界。我们还与专业的
媒体机构合作，将这种“主播模式”固
化下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语种内容
产出平台。看着这些热爱泉州的主播
们用流利的外语和真挚的情感向世界
介绍泉州，我仿佛看见传播的种子正
在破土抽枝生长。

个人的力量终有边界，薪火相传
则能燎原。如今我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并将它变成一个播种的苗圃，用来培
养能用外语讲述遗产故事的人才。几
年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年
轻人来到这里，我与他们一同研读历
史，探讨翻译技巧，练习实地讲解。后
来，他们中有的人成为优秀的志愿讲
解员，在节假日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服务；有的人将这个技能融入自己
的工作，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这些年，我多次站在国际舞台上，
有时是同声传译，有时是文化活动的
策划者与主持人，每一次，我都会携带
自己与团队创作的、充满泉州生活气

息的影像资料，为外国友人们打开一
扇读懂泉州、感知闽南文化魅力的窗
口。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最高效的
传播，往往是最具象、最贴近人性的。
每当外国友人们通过这些视频，看到
一个市民如何守护门前的古桥，一位
老艺人如何传承指尖的木偶艺术，他
们理解的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概
念，而是一种可触摸、可共鸣的生活态
度与情感。

现在，行走在泉州，我总能感受到
一种蓬勃的“民间气象”。遗产点旁，有
中学生志愿者在认真讲解；古厝里，有
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巡查队；街
头巷尾，主播们正在录制关于古早味
小吃的英语短片。古城中的文化遗产，
早已褪去神秘与高冷，如空气般融入
这座城市的日常呼吸之中，而我和许
多像我一样的人，也是这庞大守护与
传播网络中的“译”分子。我们做的也
许只是点燃一盏灯，打开一扇窗，搭起
一座桥，但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光，一扇
扇打开的窗，一座座连通的桥，让泉州
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可以跨越山海，
飘向更多人的耳畔，落在更多人的心
上。

“译”心传薪
□曾国恒

周末，老家亲戚来城里办事，顺便给
我家送来一袋沙虫。母亲打开袋子时，我凑
近看，发现一条条黑黢黢的沙虫还在慢慢
蠕动。见我皱起眉头，母亲笑着说：“别嫌
弃，你不记得沙虫汤的味道很好吗？”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回老家小
住的时光。那个小村庄靠海，村里人的餐桌
上总少不了海鲜，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沙
虫。那时母亲赶海回来，手里常拎着一篮
子沙虫，我初见这种海鲜时，心里直发怵，
看着沙虫滑溜溜的身子，还以为是地里的
蚯蚓。见我害怕得跑远，母亲才解释说这
叫“沙虫”，它们平时躲在沙滩下面的洞

里，挖起来可费劲了。母亲一边把沙虫倒
进盆子里清洗，一边还细数吃它的好处，
说这种食材煮菜可好吃了。当时的我半信
半疑，觉得这么丑的海鲜，怎么可能变成
美味佳肴。

母亲见我不感兴趣，便不再多言，而是
直接将沙虫开膛破肚，除去它们的内脏，再
仔细清洗干净。没想到一番处理后，原本脏
兮兮的沙虫变成粉白色，看起来还有几分
晶莹剔透的感觉。之后母亲把一堆沙虫放
进锅里，又加入鲜笋、文蛤一起慢炖，不久
后，清水变成乳白色的浓汤，沙虫汤就算做
好了。

母亲盛了一碗沙虫汤晾凉后，招呼
我来尝味道。我只得拿起勺子，舀起一

勺凑近嘴边，犹豫半天才闭上眼
睛，张口快速把勺子里的汤和沙

虫吞进嘴里。没想到滋味并不奇怪，煮熟的
沙虫口感爽脆，鲜甜可口，混着汤汁一起
吃，味道不比鱼汤逊色。不过那时的我仍很
抗拒吃沙虫，只喝了几口汤就把碗推开了，
母亲见了还打趣说：“现在不好好珍惜，以
后你想喝沙虫汤，可没那么容易咯。”

我当时听了这话，只当耳边风，心里不
以为然，想着不就是海鲜吗，又不是什么稀
罕物。没想到后来离开家去外地求学，真的
少有机会再吃到沙虫做的菜。即使过年回
老家，乡亲们也都忙着筹备过年的事，很少
有人再出去挖沙虫。而母亲年纪渐大，手脚
不太利索了，也鲜少下厨，我能吃到她做的
沙虫汤的机会，少之又少。

今年去参加同学聚会，我点菜时发现
菜单上有沙虫汤，赶紧下单了一份。等汤端
上桌，我一看却大失所望，汤里的沙虫青灰

暗淡，样子就像晒干后再泡发的，一点都不
新鲜。舀一勺汤入口，尝到的是一股腥味，
跟过去家里做的压根不同。那一刻，我才领
悟母亲说过的话，果然离开家后，再难寻到
好吃的沙虫汤，因为汤里少了母亲赶海时
的辛劳，缺了慢火细炖的耐心，更没有儿时
喝汤的忐忑心境。

好不容易又碰上鲜活的沙虫，母亲当
晚便动手煮了一锅沙虫汤。我不再像小时
候那样抗拒，反而吃了一碗又一碗。母亲坐
在一旁看着，眉眼弯成了月牙，眼角的皱纹
里盛着满满的笑意。她伸手轻轻拍了拍我
的手背，语气里带着欣慰：“是这个味道吧？
小时候你躲得老远，现在倒懂得品尝。”我
点点头，喝着鲜美的汤，只觉得心里暖融融
的，这碗汤里，装的哪里是沙虫，分明是家
的味道。

一碗沙虫汤
□卢丽婉

临近中午，看屋外的阳光正好，我对
妻子说：“走，去外面晒会太阳。”每年冬
天，太阳对我家都格外慷慨，尤其是快到
中午时，小区其他地方的光线被楼房遮挡
了，唯独我家门楼前的空地上还有阳光洒
落，一地金灿灿的光，犹如棉絮晒透，散发
着暖烘烘的味道。

搬来凳子，坐在太阳下，暖意很快顺
着衣领往身上钻。先是脖子感觉到微微的
热，接着漫过脊背，晒一会儿，连额头都悄
悄渗出一些汗。冬天的太阳，不像春阳的
软、秋阳的燥，它带着点沉实的力道，无形
中把积攒在体内的寒气都慢慢熨开了。此
时的风也知趣，经常绕着身子打个转就掠
过，只在耳尖留下些微凉意，也衬得阳光
愈加暖和。这样的阳光，得候着、守着，要

不然，稍纵即逝。妻子坐在凳子上背对着
光，阳光映衬下，我能清晰看见她的白发
好像冬日早晨凝结成的霜花。记忆里上大
学时初见，快步向我走来的她，头发乌黑
如缎子一样亮，课间跟她结伴下楼，我还
能闻到淡淡的洗发水清香。

时光过得太快，转眼间，三十个春秋
就悄无声息地流淌过去。那个在阳光里走
来的女孩，已经与我携手度过半生，我们的
孩子也长大成人，踏上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妻子的一头青丝，就这样在我不曾留意的
岁月里，被风霜悄然浸染，变得这般花白。

这时，家里养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一
颠一颠地跑过来，也不到处撒欢，就在凳
子旁懒洋洋地趴着，跟我们一起晒太阳。
妻子瞧见了，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笑意，随

后俯下身，伸手用指尖轻轻地挠着小黄狗
的下巴。小黄狗舒服得眯缝着眼，喉咙里发
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忽然觉得眼前的
画面比任何风景都好看，不禁还想吟诗一
句：“黄犬摇茸趋暖日，晴光一缕落篱疏。”

隔壁邻居也拿着椅子过来晒太阳，几
个人凑在一起聊起了家常。孙姐说孙子给
她买的羽绒服码数太大，李叔说今年的白
菜比去年便宜，还好吃。妻子时不时插两
句嘴，阳光下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我在
旁边听着，手里的茶杯冒出热气，和阳光
混在一起，暖得让人犯困。

不知不觉间，阳光渐渐被东面的楼
栋阻挡，空地上的阴影变多了。抬手看看
手表，也就过去一个
小时。不过这段时间，

足够我们晒太阳、话家常、逗小黄狗和想
心事了。有人说冬天的日照短，可我觉得
正是短暂，才让每一缕阳光都显得格外珍
贵。如同流水般的日子，看似平平淡淡，却
因为有妻子相伴，对我来说就像一小时的
阳光，暖得让人感到心安与幸福。

妻子起身拍了拍衣角，笑说：“明天出
太阳的话，咱们还来晒晒。”我点点头，看着
她搬着凳子进了屋，心中不禁感慨，生活从
不是追着太阳跑，而是守着身边的人，把每
一段短暂的暖，都酿成长久的甜。

一个小时的阳光
□徐龙宽

傍晚时分，我独自沿着河岸散步。天色
微暗，路灯尚未全亮，行人三三两两，有的疾
步如风，有的缓步徐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
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仿佛身后有人追赶，
又像前方有急事等着处理，现在的我已经习
惯放慢前行的脚步，甚至愿意在一处长椅上
坐上片刻，看水波轻漾，听鸣虫低语。

年少时，我总想着把生活的节奏调快，
吃饭要速战速决，走路也要脚下生风，连说
话都恨不得一口气讲完。那时的我常常觉
得时间不够用，感觉眼前的机会，若不快些
抓住，定会错失。于是凡事争先，凡事赶早，
哪怕只是去赴一场寻常的约会，我都要提

前半小时等候，可到了目的地还是会来回
踱步，心里焦灼不安。快，仿佛成为当时我
对生活的默认设定。

可人到中年，我渐渐发现“快”并非万
能。有些事，越急越乱，有些人，越追越远。
曾有一次，我为了赶一个项目的进度，连续
熬夜数日，结果不仅做出来的方案漏洞百
出，还因此病倒了。之后项目延期，我不得
不放缓做事的节奏，没想到这个意外，反倒
让自己在沉静中理清了思路，最终交出一
份让大家都满意的成果。也是从那时开始，
我明白了原来慢不是懈怠和退缩，而是一
种沉淀与蓄力。

有人形容快走是青春的本能，是人对
未来的热望。但反观慢行，其实也是岁月的
馈赠，是对当下的珍重。快，可以让我们不
错过机遇，慢，则能让我们不错过生活。人
生路上，并非所有风景都适合疾驰而过。有
些花开只在一瞬，若不驻足欣赏，就会错过
那份惊艳。有些道理藏在沉默里，若不细
思，便难以领悟。

当然，慢行不等于停滞。真正的智慧，
在于懂得何时该快，何时该慢。面对紧急的
事，自然要雷厉风行，不容迟疑。但面对复
杂之局，则需沉心静气，徐徐图之。就像河
流，遇峡谷则奔涌激荡，入平原则舒缓流

淌，快慢之间，自有其道。
如今我仍会快走，比如赶末班车、接放

学的孩子。但我也学会如何慢行，比如陪父
母聊天、读一本旧书。快与慢，对我来说，不
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生命节奏的自
然切换。快，是为了抵达，慢，是为了感受。
没有快，人生可能原地踏步，没有慢，人生
则可能失去温度。

夜色渐浓，我继续前行，脚步不疾不
徐。前方路还长，不必一味冲刺，也不必踟
蹰不前。快走与慢行，皆是人生的姿态，唯
有在快与慢之间找到平衡，方能既走得远，
也走得稳，更走得从容。

快走与慢行
□吴 昆

闽南人常说的“厘顶”，又名为“厘秤”。
它是一种缩小版的称，杆子只有十多厘米
长。如今在中药房里还能看见“厘顶”的身
影，它是称药材必备的物件，由于各味中药
在一个方子中只占几克，用这个工具才能准
确称出所需的重量。不同于称地瓜、花生、稻
谷等作物的磅秤，“厘顶”显得格外袖珍。过
去本地常见的“厘顶”，杆上都镶嵌着三排

“星点”，它们有个别名叫“戥星”。什么是“戥
星”？听家里长辈说，这是形容好似把遥远夜
空的星光固定在方寸的木杆上，意指“厘顶”
能用来称量人间最精微的物。

我家以前也有一杆“厘顶”，它的一端挂
着一个由三条丝线绑着的薄薄托盘。一头挂
着一个用黄铜铸造的秤砣，看起来如同迷你
版的古钟。这个秤砣会根据所称东西的轻
重，在“厘顶”上来回移动，称的东西越重，秤
砣越靠后，东西轻了，它就得往前移。家里大
人以前煮汤配药材时，常会用这个“厘顶”来
称重。只是后来老屋翻新，那杆“厘顶”遗落
在杂物堆里，等家里人想起去找时，只寻到
那枚黄铜秤砣，木杆与托盘早已不知所终。

不同于家里随意摆放“厘顶”，中药房通
常会把这个物件收进一个狭长的木匣里，需
要时再拿出来。过去家附近的巷口开着一间
老药铺，每次帮大人去店里抓药，一进门总
能看见药铺主人王伯在为病人抓药。柜台上
几张黄褐色的宣纸一字排开，几格装着中药
的木抽屉也被打开，王伯用三个指头捏起某
味中药放在托盘上，又用手不停推动挂在

“厘顶”上的秤砣来回移动。王伯的眼睛一向
不看手，而是盯着杆上的“星点”。待托盘将
坠未坠，挂着秤砣的丝线正好压在某一颗

“星点”上，他的手才会停住，这时托盘里的
药材正好是药方子上写的克数。称完药材，
王伯将它们倒在宣纸上，又会继续称方子中
的其他药材，他做事一向麻利，往往没过多
久，配好的药包就能交到来抓药的人手中。

印象中，王伯每一次完成称药，都会拿
软布细细擦去“厘顶”木杆上的药屑，还得把
黄铜秤砣擦拭得锃亮，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呵
护一件宝贝。

后来，王伯不在了，药铺变成发廊，电吹
风取代了“厘顶”，空气里的药香也被香波气
味覆盖。那杆“厘顶”呢？有的老街坊说被王
伯的儿子收起来了，有人猜测它早被当成废
品卖掉。那狭长的木匣，也已化作灶膛里一
缕转瞬即逝的、无人看见的青烟。

如今，当我在超市里，看着电子秤猩红的
数字毫无感情地跳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想来，少的是指尖捏着秤
砣来回挪动的那份耐心，是眼睛盯着“戥星”
慢慢校准的那份专注。没有了木杆上星光般
的刻度，没有了托盘将坠未坠的微妙平衡，也
没有了药香里，人与物、与分寸慢慢磨合的温
情，电子秤的数字再精准，也量不出老“厘顶”
那方寸之间藏着的，悠悠的时光味道。

厘 顶
□庄丽英

没吃饱

小丽去面馆吃面，一碗下肚，没有吃
饱。小丽不好意思再叫一碗，只得出去转
一圈再回到面馆，重新叫了一碗面。

老板问：“姑娘，你没吃饱？”小丽立
马否认：“刚走的那人是我妹，我们是双
胞胎。”老板惊讶地说：“你们太像了，衣
服上的油渍都一样。”

关 心

通话中，父亲问儿子：“吃晚饭了
吗？”儿子回答说：“月底没钱买菜，正啃
馒头呢。”

父亲有些心疼地说：“光啃馒头怎么
能行啊？”儿子听了心里暖暖的，正想问
家里能不能接济一下，又听父亲说：“不能
只吃馒头，记得喝点水，不然会噎着。”

掉螺丝

小孙子最近爱看有关机器人的动画
片，还想象自己变成机器人，连动作都会
模仿。这天，小孙子突然拿着一颗掉下来
的乳牙，跑到奶奶面前，大声嚷嚷道：“快
看，我身上的一颗‘螺丝’掉了。”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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